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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荣河

来自南国的白驹
心仪北疆的天地
夜行八百
日走千里
携着温暖气息
踏破残雪犹豫
和煦的东风
无须扬鞭
自当奋蹄

逢山过山
遇溪涉溪
不会强硬攻城
只会灵巧夺地
江北十里春风
任你潇洒
江南缠绵烟雨
尽是迷离
留在马蹄间的香
不断流动的谜

打马而来的
春天

□陈保民

灞 陵桥

灞陵桥畔古钟鸣，流水香烟落日风。
忠义美名垂万古，雄狮威武守关公。

小 西湖

碧水蓝天泛小蓬，楼台亭榭映湖中。
先贤七子何归处？萧洞悠悠唱和声。

许昌怀古

□宋崇豪

春天的清潩河，清新、端庄、秀
丽，精神抖擞，生机勃勃。

河边依依的垂柳，在悄无声息
中已长出鹅黄色的嫩芽，尽情沐浴
在明媚的阳光里。柳条随着微风轻
轻摆动，像一位位亭亭玉立的少女，
披散着一头飘逸的长发，干练、洒
脱，充满活力。贺知章诗云：“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千古名句，简直是对垂柳的至高
咏叹！

路边的小草，生怕错过了好时
候，争先恐后地探出头来，挤着身
子，贪婪地吮吸着春的气息，享受着
春的温暖。正是草长莺飞的时节，
不远处几个放风筝的孩子，仰头盯
着空中的风筝，不时扭头望望前方，
脸上洋溢着笑容，小心翼翼地向前
迈去。

最热闹的要算位于内堤的杏林
了。只见一棵棵的杏树上，杏花竞
相开放，粉白色的杏花占据了大部
分视野。这些杏花，开得热烈，开得
奔放，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稀疏有
别，颜色却都惊人一致。远远望去，
这些盛开的杏花，就像节日晚上璀
璨的烟花，定格在绽放的那一刻。
花的上部呈纯白色，不杂一点尘渣，
纯净而高雅；下部略微带些红色，热
烈而浓重。这些美丽的杏花，散发
出醉人的芳香，把四周的人都吸引
过来。瞧！那几位抖空竹的老人，

技艺多么娴熟，不时变换姿势，花样
频出，抛接自如，引来不少人围观。
看！那几位正在练跳舞的小姑娘，
练得认真，练得投入，舞姿的优美自
不必说，单看看她们一个个红扑扑
的笑脸，就让人难以忘怀。想不到
舞蹈老师竟有如此创意，把教室搬
到杏花烂漫的大自然里来，让优美
的舞姿和盛开的花儿一决高下。更
有多情的少男少女，三三两两，手挽
手，肩并肩，漫步于杏树下、花丛中，
并不时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美好
的时刻。还有悠闲的老人，领着小
狗自由自在地散步。淘气的小狗东
闻闻，西嗅嗅，跑来跑去，不时仰望
一下枝头盛开的杏花，就是不肯离
开这片杏树林。

前面是一簇簇青青翠竹，紧紧
簇拥在一起，愈发青翠。它们在冬
天也保持着青翠的本色，如今春风
荡漾，鸟语花香，竹子也不甘示弱，
一个个嫩芽迫不及待地钻出来。

眼前一汪浅浅的河水，越发碧
绿，像一块温润的碧玉，又像流动的
琼浆玉液，缓缓向前流去，一刻也不
停歇。也许是受到了春的感染，这
河水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奔流
不息的河水让我感觉到了时间的流
动。是啊！河虽然还是一条河，但
人毕竟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
因为它时刻不停地向前奔流。这流
动的河水啊，分明就是流逝的时光！

春 光 虽 好 ，韶 华 易 逝 ，珍 惜 时
光，珍惜生命吧！

春 到 清 潩 河 □康东

雪 竹

潇潇风中立，碎玉压枝低。
叶落节常在，春来笋满蹊。

雪 松

万木北风落，寒禽不可栖。
遥望雪飞处，青使着玉衣。

雪 梅

雪降千花落，霜飞百草枯。
寒英独傲雪，香透九霄殊。

清平乐·游园

小苑风暖，呢喃飞新燕。
叶翠蕊黄胭脂浅，唤醒群芳争看。

花径无意暄妍，愁上柳叶眉弯。
总有寒烟暮雨，香消玉减谁怜？

雪中三品
（外一首）

□程利阳

父亲走了，走得匆匆，使亲人悲
痛不已；父亲走了，走得安详，母亲
和我们兄弟三人都在身旁。2021 年
7 月 8 日 7 时 35 分，父亲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享年 71 岁。父亲的去世，
留给母亲和我们的是永久的想念和
无尽的哀思。父亲平凡一生，真诚
待人。

父亲生前一直生活在郏县农村
老家，党龄将近 50 年。父亲的一辈
子耿直善良，认真负责；热爱事业，
对党忠诚 。父亲出生于新中国成
立初期的 1950 年，那时，国家一穷
二白 ，百废待兴。 父亲与同龄的大
多伙伴一样，童年时光虽然生活贫
穷，但成长在新中国农村的广阔天
地，也乐趣无穷。青年时代，父亲有
过远大理想，也有过美好向往。然
而，父亲最终还是与他的父辈一样，
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那个特殊
的时期，热衷学业的父亲无奈从学
校回归农村，正式开始一生的农民
生涯。由于品行和学业优秀，所以
父亲回到村里就被大队党支部发展
为 党 员 ，并 担 任 了 队 里 会 计 的 职
务。父亲由此正式开始了他的农村
基层大队干部岁月。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正是
中国大变革的时期，广大乡村到处
充满生机，人民群众干劲十足。这
也是广大农村大队干部最繁忙的历
史时期，这段时光注定是农村大队
干部可载入史册的光辉岁月。他们
发扬艰苦朴素、认真负责的精神，不

仅推动了我国农村分田到户政策的
完善落实，而且为国家改革开放顺
利进行，起到了和谐稳定的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农村开始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分
田到户。那段岁月，已经是生产队
长的父亲每天都是忙忙碌碌，一心
扑到工作上。他和其他的大队干部
们一起，每天在田地中穿梭，丈量土
地 ，统 计 数 字 ，一 分 一 厘 ，公 平 细
致。待到丈量完毕，便召集每个家
庭当家的成员集中在一起，开始用
大家公认的土办法——抓阄来分田
地。当时的年代，虽然条件艰苦，但
是乡亲们精神饱满；虽然贫穷，但人
与人之间亲切而真诚。父亲是队
长，所以每次队里开会我们家就是
会场。父亲首先把全队的家庭代表
召集起来，大家到齐后，开始宣布开
会的注意事项，一切就绪，开始进行
抓阄。父亲首先拿一个大瓷碗放在
地上，接着，帮忙的大队工作人员当
着大家的面用小纸把阄做好，写上
数字，然后把大小一模一样的小纸
团放进瓷碗。为了显示公平，父亲
会用长满老茧的手放在瓷碗里胡乱
搅拌一下，最后便让大家抓阄。大
叔大伯们井然有序地开始拿阄，这
时父亲会站在后边，关注着抓阄过
程。等待大家都取完阄，他才上前

把手伸进瓷碗拿起最后一个。 最
后，遵照结果，开始实施分配。抓阄
具有偶然性和风险性，但是对大家
来说，抓阄是公平的。所以说，这种
看似简单的方法是公正的象征，彰
显了群众对大队干部的信任，也使
父亲与同事们问心无愧。

父亲是善良的。父亲任职大队
秘书时事务烦琐，村里的印章平时
都是他保管着。农村人当兵上学结
婚迁户口，都需要村里盖章。我们
村人口比较多，有 3000 多口人，所
以村里人平时找我父亲盖章的络绎
不绝。当兵、上学、结婚都是好事，
只要合规，父亲从不难为乡亲，一概
办理。但是也有家庭生活不和谐的
乡亲来找，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生
气闹离婚，于是就找父亲开介绍信
盖章办离婚。往往这时候，父亲就
会找理由拖延他们，先让他们冷静
下来，然后想方设法耐心地调解矛
盾。一般最后经过父亲的开导劝
和，他们便重归于好，离婚的闹剧也
就结束了。往往这时，父亲也就无
需开介绍信盖章了。有时候，拖延
也是一种智慧。

父 亲 一 生 对 党 忠 诚 。 20 世 纪
80 年代的农村大队干部干事认真负
责，每天必须一大队部碰头商议村
里的点点滴滴，时刻会通过大队部

屋顶的高音喇叭认真准时地向群众
传达上边的工作动态。众所周知，
农村大队干部是不在级别的，工资
不多，然而分内的事却是最烦琐。
即便如此，父亲忠诚担当的事业热
情却是不减，每天劲头十足地忙碌
着。那段岁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
重要时刻，为了让老百姓能及时知
道国家政策信息，村里大队部屋顶
的高音喇叭便成为农村了解外面世
界的窗口。当时作为大队秘书的父
亲每天抽出时间整理报纸上党的方
针政策，然后在大队的音音喇叭上
宣读，以便让群众及时了解国家的
改革动态和时事信息。

父亲对事业的热爱体现在方方
面面，在父亲心中，大队部也是家。
记得我 8 岁那年，农历腊月二十八，
父亲早早起床，叫醒睡梦中的我，让
我和他一起去贴春联。他端起昨晚
打好浆糊的浆糊盆，让我拿着几副
准 备 好 的 春 联 ，随 他 向 大 队 部 走
去。腊月天气，早上寒风刺骨。来
到大队部院内，父亲先把院内几个
贴春联的地方清理平整，然后开始
抹浆糊，接着把选好的春联贴上去，
我负责递工具，父亲细致而小心地
把春联平整地贴在门框上。在寒风
嗖嗖中紧张忙碌了一阵儿，便把每
个门的对联张贴完毕，门框上红红

的对联、黑黑的墨字，却显得格外温
暖、格外鲜艳、格外喜庆。年味浓
浓，欣喜之余，父亲给我读起了春
联：春满九州，大庆欣逢卅五载；人
迎四化，小康定看两千年……时至
今日，我仍能感受到父亲当时那种
对事业和美好前景的无限憧憬。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乡镇
企业崛起，农村大力发展经济，年轻
人纷纷登台展示，基层农村“两委”
也走马换将，曾经为改革开放建设
作出贡献的农村基层村干部们纷纷
让位于激情四射的年轻村干部。已
是村主任的父亲也主动辞去了他热
爱的基层工作，结束了他大半辈子
的农村大队干部岁月。回忆父亲的
基层岁月，他曾经被选为县、乡重要
会议代表，他曾经被评为县、乡优秀
共产党员……父亲把人生的美好岁
月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农村基层工
作。

父亲每天任劳任怨地操劳，却
忽视了健康。59 岁那年，他突发脑
溢血，虽抢救及时，却留下了后遗
症。在母亲的精心照顾和各位亲人
的陪护下，父亲顽强地与病魔斗争
了 12 年。父亲把人生的美好岁月
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农村基层工
作。父亲的一生，个人干净、对党忠
诚、团结群众、为公为民。作为一名
普通的基层党员，他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父亲一生对理想与信念的执
着追求给我们弟兄三人树立了做人
的榜样，在我们弟兄心中，父亲是伟
大的、是崇高的。

父亲永远在我们心中！

父 亲 的 人 生

□万学业

母亲是一个农村人，识字不多，只
可看懂报纸的大意而已。我的童年是随
母亲在农村度过的。

母亲是慈爱的。20 世纪 70 年代，物
质匮乏，缺吃少穿是常态。正在上小学
的我总是感觉没吃的，吃不饱。平时母
亲烙馍时自然是粗粮为主，但最后总是
尽量用不多的好面给我烙上一张飞机
形状的小饼，让我兴奋地满院跑也舍不
得咬上一口。

母亲是严厉的，却是有尺度的。我
受责罚不外乎两件事，一是考试成绩太
差，二是和别的孩子打架，除此之外便
尽是我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了。而我周
围的小伙伴们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吃
饭不小心摔了碗要打，上学丢了铅笔头
也要打。当时有一个叫大红的女同学，
就因为经常在家里挨打，而彻底地学习
失去兴趣，小学都上了好几年了依然不
知道 1+2等于几。

母亲是勤劳的也是不服输的。晚年
时，母亲中了风，行走不便，在手扶“老
年乐”（一种帮助老年人走路的四轮推
车）的颤颤巍巍中，手拿抹布擦擦这儿，
抹 抹 那 儿 ，保 持 着 一 生 勤 劳 干 净 的 习
惯。当逐渐衰老，体力不支时，她还时常
感慨当年。母亲最爱说的就是：我年轻
的时候撵鸡子翻墙跨院……这就是我
那个勤劳又不服输的母亲。

母亲离开我们多年了，正是慈爱、
严厉、明智、勤劳又不服输的母亲，让我
拥 有 了 难 以 忘 怀 的 快 乐 童 年 。时 至 今
日，依然让我受益无穷。

母 亲

□钟扬

在乡下，席是床的标配。轻轻
薄薄的一领席，是乡下人居家生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材质，席分蒲、苇、竹。在
中原，最常见的是用高粱秸编成的
席，普遍叫秫秆席。秫秆大多挺直
修长，均匀顺滑，红绿白紫，饱满流
畅。只需剔除弯曲矮断的，笼笼统
统一大堆，先风干，后水泡，半干半
湿的时候，铺上麦场，用石磙碾。这
是 硬 功 夫 ，也 是 成 席 的 重 要 节 骨
点。套牲口拉，大材小用，打不开局
面；人力推，脚下层层秫秆溜光圆
滑，上肢难发力；一人推不动，人多
站不下。最有效的办法是人站上石
磙，双手撑棍拄地，缓缓启动，人用
小碎步在石磙上跳着向前走，石磙
稳稳往后转，先慢后快。在撑棍的

“指点”下，沉重的石磙，来来回回，
闪转腾挪，进退自如，功夫早已赶超
了庙会上杂耍的水平。

编席是每家劳动力的基本功，
如同犁耙耕种，收割拉打。碾就的
秫秆，趁着润湿软和，先拿劈刀劈成
批儿，再用篾刀抵紧压实，抽出一条
条柔韧的席篾子。房前屋后，找块
敞亮的地方，几捆篾子，一把编刀，
三两天空闲时间，纵横交叉，切头收
边，一领席，便端端正正编就了。

日常里，席是用来铺垫的，只求
大小契合，里外耐用。放在床上，被
褥有了保护，常年柔和；铺在地上，
冬春阻寒，夏秋隔潮；睡在席上，四
肢自如伸展，内心安稳妥帖。家里
来了亲戚，生产队请了戏班，房不够
住，床凑不齐，烟炕仓房，有的是地
方，背几篓麦秸，丢上两捆席，来客
便有了妥妥的安顿。若是逢着迎亲
送喜，席便俨然成了家具嫁妆。选
图案，定颜色，聘席匠，自然有了许
多讲究。嫁女的，要踏席上轿，再不
舍，离了席，与娘家自此有了交待；
娶亲入户，先席后地，入了席，大姑
娘嬗变成新媳妇。进了洞房，更是
掉进了席的世界。床上铺的，顶上
棚的，床围子，脚垫子，红席子，花席
子，满屋的喜气，如和煦的春风，迎
面扑来。

乡下人的一生都与席关联。因
为，在他们生长的时候，大人们的主
要精力都在庄稼上，哪顾得上一嘟

噜的孩子。就在地头找块平坦的地
方，不挨沟接水，铺领席，把他们按
上去，任由坐爬翻滚；累了，不分席
位领地，东倒西歪，随便俯仰卧趴。
蚂蚱、蛐蛐、青虫子、白虫子、花大
姐，把他们当成了温暖柔软的席，或
闲庭信步，或激情与速度。有人睡
梦中被弄痒了，小手胡乱抹两把，一
翻身，又睡去了。臂上、腿上、背上，
脸颊上、屁蛋上，一遍遍印满了席印
子。顺嘴角涌出的涎水，拉出了明
亮的长丝，正好是虫们的美食。他
们的父母，没有谁会把这些当回事，
喝水喘气的当儿，顺手把昆虫队伍
清理了，像是摘掉了草籽泥巴。这
样的日子年复一年，日不错影。无
处躲避，也无须躲避。因为，风与尘
土裹挟，席与大地研磨，早已把他们
通身上下，里里外外，打磨出了黑黢
黢油汪汪的包浆——也练就了他们
席地而卧的童子功。

街 头 巷 尾 ，宅 门 荒 院 ；坑 沿 河

边，埂上树下；打麦场，牲口屋，炕房
里；泥地，草地，庄稼地；拉货赶脚，
看瓜守秋。只要能放下领席，闲了
席地而坐，累了倒头便睡。没有坐
姿睡相，但求自在自处。年头久了，
日虐风饕，如影随形的席印子成了
他们的“金钟罩”“铁布衫”，即便寒
暑错时，阴阳失位，也能从容应对。
那领席，是身体的延展，如同他们的
毛发皮肤、血肉骨骼，与生俱来，身
去形消。命散归西，要先放在席上，
把人世的最后时光，交于席，谓之

“落薄席”，既生于斯，去也由斯。人
生一世，草木一秋，生死大事，在他
们眼里，如同草席一领。

一年之中，乡下人真正享受自
然的时节，是在夏夜，在那张形影相
随的秫秆席上。夏粮入仓，秋庄稼
已抢茬种上。向晚落黑，溽暑消降，
炊烟袅起；日沉月初，鸡鸭上宿，牛
羊进圈。撂下碗筷，顺手打桶井拔
凉水，把浑身的泥屑汗渍洗了。没

有约定，男女老少各自从门口昏黄
的灯影中晃了出来。拎席的，抱娃
的，掂水壶的，挟铺盖的，一时间，大
街小巷，影影绰绰，橐橐沓沓。最
终，人脚旺至，汇到了村口的打麦场
里。

这是席子的盛会期。长的，短
的，净面的，花哨的，崭新的，破边
的，连褥接席，骈肩抵足。孩童们翻
人越铺，毫无顾忌。大人们或家长
里短，或乡里流俗，话题似天上的云
朵，浓淡远近，说来道去。昨夜，今
夜，明晚；你家，他家，我家，总有说
不完的流年碎影，道不尽的往事钩
沉。即使是身下那领席，也往往引
出无尽的念想，唏嘘的喟叹。

东邻那领席是他们成婚时的陪
嫁，那可是请了方圆几十里最有名
的席匠，花了十几天时间编就的，紫
红紫红的“囍”字，十几年了，不变
形，不掉色。对门家的那半领席，是
他家头胎落地儿的产床。那一年，
高粱大丰收，秫秸粗壮浑实，色醇皮
厚，流光溢彩，仿佛上了一层釉，抽
出的篾子像皮条一样。如今，孩子
都快成家了，剩下的这片残席，依然
像墙上的画一样，油光明亮。

夜色幽蓝，繁星晶亮。多少劳
累烦忧，早随着渐次弱下的人声，化
进清凉的夏夜，风流云散了……

席 地 而 卧

春至百花香 太阳风 摄


